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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本楚

叠翠的峰峦，张开了雄奇壮健

的双臂，紧紧拥抱着连绵起伏的山

岭，高大茂密的老树森林，深深地

收藏着原始古朴的风景。林间的绿

浪和着清风，拍打着满地的黄叶绿

草，柔柔绵绵的山岚和白云抚慰着

青 瓦 白 墙 ，一 个 波 光 荡 漾 的 大 水

塘，倒映着一个四面环山，绿荫掩

映，画里藏诗，诗里蕴情的优雅别

致的村庄。这儿便是雷家坡，坐落

于海拔 800 米高的山顶平地间，系

湖南辰溪县长田湾乡的中国传统

古村落。

滚动的车轮，转动着绵绵的思

绪，山间的田野，牵念着我专注的

目光，深深林海，参天古树，起伏绿

浪，伴随着激情涌动的心潮，似有

朵朵浪花绽放心海。雷家坡，令人

牵念的古村，我已来过多次了，总想为其写点什

么，可一直未能成篇，愧疚之意久久地扎进心

田。应上届村支书记王宏仕的邀请，到这里参加

春晚，为村民免费写春联；为挖掘红色文化，到

这里采写地下共产党员陈策的故事；为创作报

告文学《金凤飞翔在故乡的田野》，到这里采访

雷金凤的创业经历；陪同司法所长李会军到这

里办案，为曾经任职几十年的老支书雷世有化

解了心头之痛……今天，应乡政府和村里之请，

再度来到雷家坡，进行传统村落的文化研究，并

请来了怀化市中文名师刘建华，在此作了传统

村落文化的挖掘、保护、开发的主题报告，为辰

溪古村文化研究开创了历史的先河。

随着新任村支部书记曾子华与驻村工作队

长李刚的引领，步入村口的百年树林。参天的枝

叶，茂密荫凉了天空，遒劲交错的根系，曲延深

扎沃土。林间，情意缠绵的枝叶筛下的点点光

斑，铺洒着满地的黄叶，随着清风飘飞的肥叶细

蔓，舞动着秋色黄花，拍打着绿草翠浪，画卷诗

意，起伏浪漫着古木森林的袅袅云烟，人踪烟

飘，语音云飞。

林深之处，洞出一汪清泉，汩汩喷流，一口

井眼涌出的涓涓清流，仿佛在诉说着古村千年

的辛酸历程和许多动人的故事，又仿佛在倾吐

着雷家坡今天的辉煌和 1000 余名子民对美好生

活的追求。井眼分三级水池，由高到低，层叠而

出，源头为饮水，二级为洗菜，三级为洗衣，级级

池水满盈，清流微波荡漾，一股汩汩荡荡的流

泉，灵动幽静了大山森林。村支书深情地对我

说：“刘老师呀，喝口凉泉吧，我们村的百岁老人

一年四季都是喝这个水的。”

越林间曲弯小径，登上山顶平地，那口大大

的山塘水库，仍有肥水细浪，轻风拂面，波光闪

动，丝柳垂堤，姿容亮丽。堤岸文化长廊，建在 30

米长的风雨亭上，一个个远古与现代融合的文

化盆景，浓缩了古村悠远的文脉与现代文明的

万千气象。鳞次栉比的白墙青瓦，屋宇楼阁，层

次梯形，瓦檐紧连，沿水塘四周依山而建，飞檐

翘角，烟云缠绵。屋后群峦叠翠，秀峰连绵，林木

丰茂，绿浪翻腾，一棵千年银杏，枝繁叶茂，参天

盖地，五人合抱也无法丈量它的体围。原野，草

木葱茏；峰巅，云蒸霞蔚。倒映水塘，锦绣风流，

满塘风荡波追，画意诗情，映亮了鲜活的村容，

涟漪着古村的风景。

村中，三百多年的将军府、县长楼依然原貌

犹存。远去的历史风尘，仿佛牢牢地挑在马头墙

的翘檐尖头，高高的风火墙内，不知尘封了多少

历史烟云。斑驳的墙面，陈迹点点，似有颗颗文

字，漫漶难辨，墙脚石板，细錾密织，纹路清晰，

足迹石面，清凉沁心。洞开木门，屋内井然有序，

中堂、厢房、天井、吊楼、马脑火房、花坛后院，仿

佛鲜活着明清时期砖木结构的建筑风格。举头

仰望，更有美景写在眼前：雕梁画栋，龙飞凤舞，

门楣窗格，雀鸟跳跃，花卉芳草，栩栩如生，似乎

看不到岁月的陈迹。但细细品读，总觉一股历史

文脉的灵光闪烁其间，让人思牵远古，情怀沧

桑。

沿村西头翻过坳去，便见一片古树松林，一

条红军路与古商道依然清晰可辨。满目秋意枝

头，如同红军鲜血染红的霜叶，铺满林间，流光

溢彩。地下共产党员陈策也曾隐藏此地，其活动

居住的民居仍有村民住守，保护完好。还有当年

吴三桂征战抢夺民女与方霸王护妹对战的传

说，这方山水里，留下了多少离合悲欢的动人故

事。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伫立峰顶，纵

目远眺，群山环抱，林木葱茏，绿树掩映的雷家

坡啊，如同安然祥和于“田中有水，水岸有宅，宅

中有园，园里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

天，天上有月”的诗意画卷里。我贪婪陶醉于如

画的古村山间里，心潮陡然涌起了诗文的浪花：

纵览群山秀峰青，崎岖蜿蜒茂林行，文化研究进

古村，一草一木总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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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从外地回来，正准备去涟源白马湖省

文艺家创作之家。那是一个山青、水碧、天蓝，

风 光 秀 丽 的 地 方 。前 些 日 子 创 作 之 家 正 在 维

修。打算修整好后，用作老文艺家短期疗养之

用 。这 里 原 先 的 6 个 书 画 创 作 室 ，也 将 设 置 成

老文艺家成就展示厅。其中，就有文艺成就斐

然的弘征先生的展厅。打算回来后，即去看他，

并 与 他 一 起 商 量 展 厅 如 何 布 置 。万 万 没 有 想

到，猛一下传来消息，弘征兄于 9 月 12 日晩间

驾鹤西去了……

这 消 息 如 同 一 根 无 情 棒 ，打 得 我 眼 冒 金

星，举头望着苍天，大口喘着粗气……这成为

了我一个终生的遗憾。

弘征和我，相识、相交几十年。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大型文学期刊《芙蓉》刚刚创刊。他

是刊物编辑室很负责任的编辑，我是刊物很积

极的作者。我们的友情从此开始。后来，我在省

作协主事，他又是省作协副主席，我们工作上

的交集就更多了。1997 年，我们在贫困山区涟

源田心坪村创建扶贫文化工程——作家爱心

书屋时，他是热心的支持者。接着，我们又在那

座青山下、那库碧水旁创建作家爱心碑林，这

里又留下了他忙碌的身影。建设省文艺家创作

之家，他更是一个积极的倡导者。

记得那年春节临近的时候，创作之家的几

栋房屋，主体是立起来了。然而，却拖欠农民工 6

万多元工资发不出来。我心急如焚。恰在这时，

我主编的一套书《谭谈说朋友》《朋友说谭谈》在

弘征任社长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正是寒

冬，我和弘征带上几百套书，在娄底街头摆摊叫

卖。时任娄底地委副书记的魏华政先生，亲自上

街为我们主持、组织签名售书活动。很快，街道

上出现了排队买书的长长的队伍……一位老太

太看到这么长的队伍，以为是购买什么紧俏物

资，也连忙排了进去。排到面前一看，是买书。她

尴尬地望着我们，犹豫一下后，下决心说，“排了

这么久的队，书也买一套……”这个镜头，20 多

年来，一直留在我的心头。

尽管，在冷飕飕的寒风中签名，冻得我们

身子发抖，而心里却是热乎乎的。这一天，我们

在娄底街头签名售出 800 多套书，收到了 4 万

多元购书款。我们终于在春节前，把拖欠的农

民工的工资结清了。

几个月后，创作之家建成了。我们省文联

每年在这里培训市、县文联的干部。组织作家、

画家、书法家等文艺家们，到这个山区深入生

活，采风创作……红红火火好多年。如今，不少

到这里培训过、学习过的市、县文联主席们，还

常常津津乐道地赞美这个创作基地。这些赞美

声中，不就有弘征兄当年的无私付出？

前两年，我们在涟源曹家村建老农活动中

心。这个中心，由晚晴书屋、晚晴广场、晚晴诗

湖组成。书屋里，有弘征捐的书；诗湖上，有弘

征创作的歌颂故乡的诗。而这时候，他的病情

很重了，已离不开氧气，出不了家门了。听说我

们在为老农们建设一个阅读、健身、娱乐的场

所。他仍高兴地、积极地参与。并在握笔很吃力

的情况下，他坚持用毛笔工工整整地书写出他

创作的一首旧体诗……

他是成名很早的著名诗人，又是成就很大

的 编 辑 家 。上 世 纪 80 年 代 ，每 年 新 年 ，湖 南 文

艺出版社，都会推出一本新年诗历，这是当年

极 受 读 者 欢 迎 的 读 物 。这 种“ 诗 ”与“ 历 ”的 组

合，就是他的创意。他才华的光辉，闪烁在多个

领 域 ，书 法 、金 石 、古 籍 整 理 校 勘 …… 门 门 精

通。他早年为我刊刻的名章，还收入到了他在

香港出版的一部印刻专集里。收入在那本集子

里的，哪是一个小小的印章呀？这是一份深深

的友情！这个印章，是他为祝贺我的中篇小说

《山道弯弯》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而专门

刻制的。

作为先行者，他对后来者充满关爱。尤其

是对故土上的那批草根出身的文艺新人，他倾

注了满满的热情。陈援华，是金竹山煤矿的一

个 采 煤 工 人 。他 出 版 的 诗 集《时 代 遗 落 的 音

符》、散文集《人生苦旅》上，都留有他热情的推

介文字。如今已是娄底市作协主席的知名诗人

廖志理，当年还是锡矿山矿务局青年技术员的

时候，常写些小诗在报刊发表。他就敏锐地注

意到了。有一年，我主持评选湖南省青年文学

奖时，他向我认真介绍了这位青年诗人的诗歌

创作情况。这一年，廖志理获得了湖南省青年

创作奖。此后，就常见廖志理的诗歌在《诗刊》

等 大 刊 上 发 表 ，并 两 度 参 加《诗 刊》的 青 年 诗

会。使一个基层的乡土诗人，走上了全国的诗

歌创作的舞台。

如今，白马湖，碧水扬波。作家爱心书屋，

书声琅琅。曹家村晚晴诗湖上，诗碑耸立……

这些，这些，都在思念他，思念弘征兄泼洒在这

片土地、这片山水间的浓浓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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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弘征老师，缘于上世纪 80 年代，

他独创《青春诗历》，每年编选一本。那个时

代诗歌本已如火如荼，《青春诗历》更是以

前所未有的澎湃浪潮，让诗歌走向大众，走

进寻常巷陌，成为书店、报刊亭最抢手的袖

珍精装本，青年之间最流行的礼物，诗人最

向往的传播高地。当时，只有入选过《青春

诗历》的诗歌写作者，才可以比较放心地称

自 己 是“ 诗 人 ”。1991 年 夏 ，我 拿 着 几 首 新

作，怯怯地叩开了弘征老师办公室的门。

弘 征 老 师 不 苟 言 笑 ，让 我 紧 张 得 有 些

害怕。他很快翻阅了那几首诗，几乎是板着

脸对我说：“想进《青春诗历》的人太多了，

尤其是湖南本土作者，所以对湖南诗人的

入选要求会更加严格。”听到这样的答复，

我自然不敢抱什么奢望。

酷暑去而清凉生，那年秋天，我照例第

一时间去报刊亭买刚刚问世的 1992 年《青

春诗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作者方阵中，

一个最期待的名字跃入眼帘。我一口气把

那个报刊亭的几本《青春诗历》全买了。遗

憾的是，《青春诗历》因爆红而冒出无数山

寨版，绝大部分山寨版不顾作品质量，靠收

版面费赚得盆满钵满，老师无奈之下，决定

从 1994 年起停止编辑出版《青春诗历》。

这 年 底 ，我 试 着 创 作 了 人 生 第 一 个 短

篇小说《昨日不再》，兴冲冲地跑到文艺社

《芙蓉》编辑部，拿给好朋友金国政和陈新

文 看 ，新 文 誉 之 为“ 颇 有 钱 钟 书 的 语 言 风

格 ”，国政将它编在 1995 年第 4 期 。小说处

女作发表，我兴奋得像跳起来摘了一个大

蜜桃。那时候想多要几本杂志须经主编同

意，我又去了弘征老师办公室。这回老师脸

上 有 了 笑 容 ，他 说 ，《芙 蓉》即 将 创 刊 15 周

年，你能否以一名青年作家的身份，写封贺

信。我痴迷于文学，但学的是政教专业，总

担心自己语言过不了关，那段时间在狂啃

《古 文 观 止》《世 说 新 语》《唐 宋 传 奇》等 古

籍。为检验学习成果，我用文言文给《芙蓉》

写 了 一 封 贺 信 ，由 于 不 太 自 信 ，没 有 送 过

去，而是寄给了弘征老师。几天后收到老师

回信，他说：“时下青年中，像你这样有文言

文功底的已不多见……”又让我备受鼓舞。

这封贺信刊发在某期杂志的祝贺专版，但

我手头找不到它了。

1997 年 秋 ，我 应 邀 去 湖 南 财 经 学 院 参

加一个文学活动，弘征老师也去了。活动完

毕，主办方请弘征老师留下墨宝，谁不知道

他还是著名书法家、金石家呢。老师写了几

幅之后，把毛笔递给我，执意要我写写看。

我的书法功夫仅限于小时候被父亲所逼，

描 红 字 帖 ，哪 里 拿 得 出 手 ，但 老 师 如 此 鼓

励，我就写了比较有把握的四个字“千古风

流”。老师说，你写字挺有感觉，也有想法，

确实练得太少了。

上世纪 90 年代末，在湖南日报社组织

的一次重点作者晚宴上，我碰巧也幸好与

弘征老师同席。因为，一位酒霸悍然向我发

难，我平素滴酒不沾，硬着头皮抵拒。但其

他人跟着起哄，酒霸不依不饶，我正要勃然

作色时，弘征老师走过来，从那人手里接过

酒 杯 ，说 ：“ 我 代 新 宇 干 了 。” 言 毕 一 饮 而

尽 。我 当 时 觉 得 非 常 惭 愧 ，老 师 悄 声 宽 慰

我：“放心，那小子灌我不翻。”其豪侠之气，

让我见识到真正的诗酒风流。

2004 年中秋，朋友送给我两瓶葡萄酒，

我转送给弘征老师。和老师在客厅聊着天，

他忽然说，你看看书，等我一会儿，我帮你

刻 个 印 章 。我 喜 出 望 外 。老 师 治 印 刀 法 独

特，结构别致，有画风，有文气，向来是收藏

家之爱物，我亦一直视之如瑰宝。

一晃到了 2020 年底 ，湖南省第十次文

代会召开，我忝居代表之列。有天散会后，

我蓦地看到老师蹒跚的身影，赶紧上前打

招呼。他笑着说，他中了一次风，恢复得不

错，现在戒酒了。我嘱他保重身体，匆匆别

过。

今年 9 月 12 日晚，和跃文、张战、新文、

建海、盛辉等朋友雅聚，话题谈到印章，我

自得地说，我的印章是弘征老师刻的呢。新

文告诉我说，老师二次中风后，健康急转直

下，如今只能靠吸氧维持生命。我说，哦，那

我要去看看他。回到家不久，就收到新文兄

发来的短信：弘征老师于晚 8 时 13 分过世。

我一惊，我们恰好是这个时候谈到他呢。

老师生前遗愿，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

体告别仪式……原来，我们突然谈到他，正

是以这样的方式，在为老师送行。

弘征老师

弘征在白马湖创作之家与文友合影（左一为于沙，左二为弘征，左三为谭谈）。

弘征为晚晴诗湖创作的旧体诗原稿。

马美著

弘征先生住在文艺社宿舍 ，我

数次到他家中求教，他总是侃侃而

谈，让人如沐春风。大概是宿舍没有

电梯，他后来又迁居了。我想到新居

拜访，但先生身体已大不如前，不大

愿意访客叨扰，我也忙于琐事，几次

动议都没有成行。前几日，刘汉辉兄

忽然电告，说先生走了，听到这个噩

耗，我感到无比的悲痛。

我入出版行业晚 ，认识先生的

时 候 ，他 已 经 退 休 了 。十 多 年 前 我

编辑《湖湘文库》。一日有位先生来

访，来者身材颀长，慈眉善目，举手

投 足 ，都 让 人 觉 得 是 个 谦 谦 君 子 。

德明、云辉等老编辑热情相迎，告诉

我这是大名鼎鼎的弘征先生，他是

湖南唯一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领导小组成员，还做过湖南省作 协

副主席，我则一脸茫然。

当 他 们 告 诉 我 这 位 长 者 就 是

《青春诗历》的主编，我立马肃然起

敬了，从上世纪 80 年代过来的学文

学的人，又有几个没有被这个系列

的书感染过呢？

先生来访，是因为邓显鹤《南村

草堂诗钞》的出版事宜，这本书和邓

氏的《南村草堂文钞》，都收入大型

丛书《湖湘文库》，由弘征先生整理。

先生善于言谈，轻言细语之间，邓显

鹤的形象就呼之欲出了。特别是先

生转述曾国藩对邓氏的评价，“其于

湖南文献，搜讨尤勤。如饥渴至于食

饮 ，有 如 大 谴 随 其 后 ，驱 迫 而 为 之

者”，对我震动很大。我实在应该感

谢先生，他为我开启了一扇湖湘文

化的窗口，让我觉得每天面对的枯

燥的书稿有了温度，有了万千气象。

多年以后 ，我感念邓显鹤于湘

学复兴贡献之巨，在《湖南日报》发

表过一篇小文章《邓显鹤：编辑出版

人的楷模》，其实弘征先生作为邓氏

后人，又何尝不是我们编辑出版人的楷模呢？

谈完工作，大家知道先生书法好，就恳请先生

赐字，先生说写字就写字。然后又说，不喝点酒，字

怎么写得好呢？当时还不是用餐的时间，有同事找

来白酒，也没有菜，先生用一次性茶杯喝了一大杯，

就开始挥毫了。给我题字的时候，先生问我有什么

堂号，我惭愧说没有，他即兴给我题了“致远簃”三

个字。大概是因为我姓马，借元曲大家马致远的名

字，以“致远”相励吧。这块题匾一直挂在我的书房，

只是愧对先生，我志向不远，读书也不多，辜负了先

生的厚望。先生的篆刻也非常好，后来他在得暇的

时候，还治了一方印赠我。

先生嗜酒，酒量也很大，和先生熟识以后，多次

以酒相聚。记得有次先生来，我们几位同事留饮，三

个人均分喝了两瓶白酒，先生已年近古稀，但喝了

酒依然谈笑风生。先生古文功底极好，曾为湘窖酒

作《湘窖赋》，收到公司馈赠的佳酿，就召我们一起

分享。后来先生中风，当与饮酒过多有关。但是，没

有美酒的浸润，又岂有先生的锦绣文章、宏阔胸怀？

和先生熟识以后，我经常向他问学，他知无不

言，言无不尽，总是给我以启发。先生常常把自己编

著的书寄送给我，我从中颇受教益。有一次，先生打

电话给我，一副很难为情的样子，说是有篇文章请

我指教，原来是撰文对我责编的《沅湘耆旧集》指出

瑕疵。以先生的功力，指出的错误自然是中肯的，我

完全接受。他说想把这篇文章公开发表，以为古籍

整理和编辑做个提示，又担心给书社和我个人带来

不好的影响，心里有点惴惴不安。我说错误难免，有

错就改，这是对书社和我个人的帮助，完全支持这

篇文章公开发表。先生犹豫再三，还是只在一家内

刊发表了。先生对后学的关爱和提携可见一斑。

记忆中最后一次拜访先生，是因为岳麓书社建

湖湘文化出版物展示馆，想请先生作篇赋，以先生对

湖湘文化的深切理解和深湛的古文功底，自然是非

常适合的人选。那个时候先生中风初愈，思维已不如

前敏捷，精力也不如前旺盛，就委婉地拒绝了我的请

求。以先生对湖湘文化的深切热爱，对古文创作的挥

洒自如，拒绝我自然是有难言之隐。先生送我们出门

的时候，一如既往地把我们送到门外，挥手告别时，

他的温润之情，不舍之意，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先生走了，老成凋零，让人伤感不已，但以先生

的才情与豁达，相信必定在他的那个世界也是快意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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